第二章 聞法趣入

前言：

三寶的歸依，其實是以「法」為中心的。何以故？

佛以覺悟「法」，而稱為「佛」。僧即是從「求法．知法．修法．證法到弘法」的團體也。

既以「法」為中心，即得去學法．修法．證法。

又從何而學法呢？最初乃從「聞法」而「趣入」也。

「趣入」者，既趣入「法」，亦趣入「成佛之道」也。

又如前所說：佛教的歸依，即是要鍊此「點石成金」的技術也。

要鍊，得先學方法；而方法即從「聞」而得也。

由聞知諸法，由聞遮諸惡；由聞斷無義，由聞得涅槃。

「聞」：這聞，既包括親聞善知識的教授，也包括深入三藏及流傳的一切佛法。

「知諸法」：得知諸法的「性．相．體．用」及「本．末．去．來」等。

「諸法」，就廣義而言，乃包括一切世間．出世間的知識和技能也。

「遮諸惡」：知身心之所行為惡，故止之而不再行也。諸惡，既包括自己身心上的惡，也包括別人．社會大眾身心上的惡。心是指意業，身乃包括身．口二業。

「斷無義」：斷除一些沒有意義，或不具效用的行為。

除印度外道之苦行外，如前所述：世間人所追求的「積聚財富」．「攫取權位」．「融洽情意」．「康壽身命」，也是沒有意義，和不具效用的行為。

「得涅槃」：從聞而得「增上」─好求更好。消極地得「安身立命」，積極地得「廣大圓滿」。

以上，用數學來說：「諸惡」，即是「負值」；「涅槃」即是「正值」；「無義」，即是「零值」。以聞而斷除一切「負值」和「零值」， 以聞而來增長一切「正值」也。

如器受於水，如地植於種；應離三種失，諦聽善思念。

「如器受於水」：如以容器，而注入清水。

再此，我何以不用「如下雨時，以應量器來承受水」的說法呢？下雨是盲無目標地亂洒；而講經說法者，得應時應機。

「應離三種失」：應離三種過失，一者、倒覆而不入；二者、染有雜質，甚至毒素；三者、器有裂縫，故不久即漏光。

倒覆而不入者，聽時心不在焉；所以似聽而不入。染有雜質，甚至毒素者，心有成見或邪執；所以雖思而不得正解。器有裂縫者，俗事擾心，不久即忘光了。

以上三失：一者．雖似聞，而實未聞；二者．因不思或邪思；三者．為不念．不憶也。

「如地植於種」：同理，如於地上播種，亦應離三種過失：一者，將種播於砂石中，當不可能發芽；二者，將種播於草叢中，就算發芽，也不可能成長。三者，將種播於淺土中，就算成長，也不可能拙壯。何以故？或風吹即倒，或雨打根即露出。

「諦聽善思念」：故聽聞佛法，不只聽時得專心．細心，聽後還得再去善「思惟」它．常「憶念」它；才能遠離三種過失。

病想醫藥想，殷重療治想；隨聞如說行，佛說法如鏡。

「病想醫藥想」：聞法時，當如病者而求醫藥般地急切．慎重。

病想，眾生身心實都有病，身者不免於傷病．老死。心者，不免於貪瞋．卑慢．疑惑等。醫藥想，視佛為大醫王，而僧為諸醫師；所聞的法，則為藥也。

因病而求藥，心雖急切，卻還得慎重。何以故？要對機應藥，藥才有效。而不是見藥就抓，或憑自己的慣性而作抉擇。

如貪者用不淨觀，瞋者用慈悲觀。如不仔細分辨，不只無效，甚至病還會加重。

「殷重療治想」：眾生無始以來糾結的病，實在不輕；就算找到良醫，用對藥方，也不可能在短時間，即見功效。所以當耐心聽醫護人員的指導而繼續服用。

如急功近利，或者退失信心，或者誤入歧途。

「隨聞如說行」：隨所聽聞到的佛法，而努力實踐它。如說行，亦即是　如法行」也。

有的人對於佛法，止於思惟．理解，而不能依法奉行。便如雖識得醫療妙方，卻不肯服用；故病唯依然故我爾！

更有些人是以「別人有病，自己為醫師」的心態而來學佛．聞法；則非唯病不療癒，更會增長貪慢也。以「度他」為主的大乘佛法，即不免有此偏失。

「佛說法如鏡」：所以佛曾說過，聽法當如對鏡，是用來反省自己的功過得失。若有過，則速懺悔改之；有功，則歡喜更嘉勉之。

以能對鏡反省故，才能確認自己生那種病？應服什麼藥？而不是見藥就抓，或憑自己的慣性而作抉擇。

趣入正法者，應親近善士；證教達實性，悲愍巧為說。

「趣入正法者，應親近善士」：在這「資訊如潮湧」的時代，很多人會以為只要能博覽佛書．深入經藏，便能學佛．聞法，故不必再親近什麼善知識了！

其實，未必！何以故？首先，佛法不像數學一般次第嚴謹，故可由淺入深，漸入佳境。又以名相眾多，咀嚼不易。所以會在「摸索」的階段，花很長的時間。

故於「摸索」的階段，便得以「依眾靠眾」的方式，而堅持下去。因此，不只是教授者為善知識，連同參者也是善知識！

其次，真正的佛法，乃「逆習」法門，而非「順習」法門。故靠個人去抉擇法門，往往還是選相應的「順習」法門。於是不只無效，甚至病還會加重。

那怎麼辦呢？靠教授善知識和同參善知識的鑑別、糾正，才能不至愈學愈偏差。

「證教達實性，悲愍巧為說」：要具足那些條件？才是當去親近．依止的善知識呢？

從內修而言，能「達教證實性」。達教，是對教理有普遍性．概括性的通達和理解，而非只鑽研一經論或少經論者。證實性，不只能解，更且能修．能證。證者，於佛法有切身的體驗。「實性」，諸法本來存在的性質也。

就外化而言，則「悲愍巧為說」。悲愍，以悲愍心而說法；上為佛法能薪傳住世，下為眾生能轉迷成悟．離苦得樂。而非為個人的名聞利養，非為團體的續存．壯大。巧為說，說法當以眾生能得法益為前提，而非為發表異見，語不驚人誓不休而已！既以眾生能得法益而為說法，當適其深淺．適其根器．適合時宜而說也。

云何不同的時代，不同的地區，都應有高僧住世呢？為不同的時代，不同的地區，會各有不同的病症也！

觀德莫觀失，隨順莫違逆；佛說滿梵行，學者應尊敬。

「觀德莫觀失」：然而就算是符合前述條件的善知識，也不可能完美圓滿，而無任何瑕疵。何以故？未究竟成佛也。

包括少數所謂「倒駕慈航」「乘願再來」的大菩薩，都不可能完美圓滿。更何況多數的僧眾，還是初從凡夫僧啟修哩！那可能一歩登天，就變得那麼高明、聖潔！

那我們當怎麼去親近他們呢？當學他們的好處，而避免其缺失。所以對其缺失，宜知不宜知呢？當得知，才能避免。但至少，不要去誇大吧！

很多人對師長和善知識，最初雖寧可是「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」而「觀德莫觀失」；到後來，竟缺失愈來愈多，愈來愈明顯。便信心崩潰，含恨而去。這也是得不償失的。

「隨順莫違逆」：既知其德失，還能一切隨順而不違逆嗎？恐怕不能。故能隨順而不違逆者，當是法，而非人。如所謂「依法不依人」也。

「佛說滿梵行，學者應尊敬」：所以一切清淨圓滿的「梵行」，還是當從學習師長和善知識的好處開始，才能由非梵行，而漸成為半梵行，以致成全於「滿梵行」也。

離彼三途苦，不生長壽天，佛世生中國，根具離邪見。

能學佛．聞法，並非那麼容易。因為於眾生中，首先得遠離「八難」，才有機會聞法。這「八難」乃：

「三途苦」：前三者為三惡道。因為若墮入「地獄．餓鬼．畜牲」的惡道中，就沒有聞法的機會。

「長壽天」：其次是長壽天，在色界，尤其無色界中有長壽天，天壽雖長，然都在定中，故不可能聞法。

「佛世」：就算在人世，或非長壽天中，也得是有「佛法住世」的時代，才有機會聞法。而有「佛法住世」的時代，在無始劫來的時空中，卻如曇花一現般地希有！

「生中國」：不只得生在有「佛法住世」的時代，也得生在有「佛法住世」的地區。「中國」相對於「邊地」而言。西方文明，原是佛法的邊地，現學佛的風氣已漸打開，或許於未來，竟成為佛法的「中國」。

「根具」：若已齊備以上條件，還得「六根具足」─眼能看．耳能聽，尤其是心能會意，才能聞法．入心。

「離邪見」：最後還得離邪見，才願意去聽聞佛法。

 狹義的邪見，指外道見。廣義的邪見，指一切不敬聖賢．不信因果者，都是邪見。

生死流轉中，人身最難得；憶梵行勤勇，三事勝諸天。

「生死流轉中，人身最難得」：在三界六道的生死流轉中，能成為人身，在比例上是非常稀有的。

有些經典形容為：像浮沈於大海的盲龜，偶一抬頭，頭恰巧伸入木板孔中，這麼稀有．難得。

以上的比喻，其實有些瑕疵。因為能否成為人身？是「因果」使然，而非「或然率」也。

故學佛後，願再成為人身，卻沒那麼困難！

「憶梵行勤勇，三事勝諸天」：人生雖有人說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；當不如天上安樂。但人還有幾種特質，能勝過諸天： 

憶念勝：這憶念，不只是能記憶過去所有的知識．經歷，更且還能思惟．創新，甚至覺悟。

梵行勝：梵是清淨的意思，人能克己復禮，表現出清淨無瑕的道德操守。六波羅密中的布施．持戒，即由此能成就。

勤勇勝：為達成目的，難忍能忍，難行能行，不達目的，誓不罷休。六波羅密中的忍辱．精進，即由此能成就。

此在儒家曰：智．仁．勇，三達德。故以此而來修行，竟比天還殊勝。

難得今已得，精進修法行；莫使入寶山，垂手歎空歸。

「難得今已得」：以上幾種難得的，今都已得。一者．人身難得；二者．佛世難遇；三者．善知識難求。

「莫使入寶山，垂手歎空歸」：很多人對於學佛．聞法，往往嘆曰：不是不想學，而是時間不夠。

其實，既每個人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時，那有誰夠？誰不夠？的差別。

因此說到究竟，其實是「優先順序」的問題而已！如待把一切閒雜事都料理乾淨，才挪得出時間來學佛．聞法，那可擔保必時間不夠也。

所以「入寶山」者，我謂之寶者，你視為草；當就時間不夠了。

反之，我謂寶者，你也當之為寶。則何止有時間，拼了命也在所不惜！

至於，什麼是真寶？什麼是假寶？就看人用智慧去判斷了。

聞法而發心，隨機而差別：

「聞法而發心，隨機而差別」：在聽聞善知識所說的，或從深入經藏所受的諸法中。未免有些與己較相應，有些與己較不相應。較相應者，便能發心，更去深入理解和實踐。

故「發心」者，從相應而有。而非別人勸發，即能發也。故此偈頌或可改為「聞法而相應，隨機而發心」。機者，有根機、境機和時機之異。

根機：相應於過去生的習性和願心。

境機：隨所聞的法，或所依止的善知識而異。眾生大部分都「不定性」。

時機：隨所修學的層次，而有差異。

下求增上生，現樂後亦樂；中發出離心，涅槃解脫樂；最上菩提心，悲智究竟樂。

在種種相應發心中，細說雖可千差萬別。但總歸納後，不出三個層次：

「下求增上生」：首先說下者，乃發「增上心」。即有求更多，好求更好。既求量更多，亦求質更好。增上生者，資生受用皆能展轉增上。

「現樂後亦樂」：既求現在得樂，亦求未來「更」樂。此未來，既包括此生的未來，也包括來生及生生世世的未來。

或問：這與多數的凡夫眾生，有何差別呢？

答云：雖求增上，得從「肯定因果」，而用「正當的手段」去營取也。於是不只個人能增上，其餘眾生也能相得益彰。

「中發出離心」：前之求增上，就一定能展轉增上嗎？未必！如一切都能增上，生命就沒有負擔與煩惱了。甚至能不退墮，就屬僥倖了。

故很多人求增上，到最後竟成為負擔與煩惱的增上爾！如俗謂：家大．業大．煩惱多。

所以「中」者，不求增上，而求「出離」。

或問：「出離」什麼？

答云：簡單講，即「出離」得失心也。如前述八類的得失心，皆放下也。

「涅槃解脫樂」：以放下得失心故，心不再被境所轉，而能時時安平寂靜，故得解脫也。

「最上菩提心」：最上者， 乃發「菩提心」─即「覺悟」之心。且此覺悟，非「始覺」的覺而已，而是「究竟覺」的覺。或稱為「無上正等正覺」的覺。

如前已謂：究竟覺，得從理解而實踐，才能趨向於圓滿。而實踐者，乃包括自度和度人也。

「悲智究竟樂」：能自度和度人，即是智慧與慈悲的究竟圓滿。

以上「增上心」「出離心」和「菩提心」雖分開描述，其實乃相輔相成：

既以覺悟故，才能得出離。也以出離故，才能究竟覺。

從始覺到究竟覺，云何非增上呢？同理，從初果．二果．三果到四果，云何非增上呢？從自度到度他，亦是增上也。

依下能起上，依上能攝下；隨機五三異，歸極唯一大。

以上三層次的發心，就像金字塔的三階梯一般。

「依下能起上」：其之下層，雖階位最低。然「萬丈高樓平地起」，更上層的中階．上階，都必以此為基礎，才能提昇也。

所以從肯定「因果」，而努力去惡向善，便是一切修行進階的入手功夫。

「依上能攝下」：同理，中階乃攝得下階。上階乃攝得中．下階。非進階後，即將之脫離也。

譬如高樓，還得以底樓為基礎，才能支撐也。

所以雖修「出離」之行，還不能忘卻因果也。善乃隨緣作，惡則絕不可染。

「隨機五三異」：以上三階，若再細分，則成「五乘」：

於下階的增上心中，再分「人乘」與「天乘」

人乘：求下輩子復為人者。
天乘：期下輩子升為天者。

於中階的出離心中，再分「聲聞乘」與「辟支佛乘」

聲聞乘：從聽聞佛法，而修得解脫道。

辟支佛乘：以無師自覺，而證得解脫道。

於上階的菩提心者，即是「大乘」─相較於下中階而言。

大乘：若從因地稱名，則為「菩薩乘」；若就果地稱名，即為「佛乘」也。

「歸極唯一大」：以上的三階五乘，乃就初發心而言。若就修行最後的歸宿，則唯「成佛」一乘而已！乘是到彼岸之意。

所以下階，也可以說是「五乘共法」：人．天．聲聞．辟支佛．菩薩。

中階，也可說是「三乘共法」：聲聞．辟支佛．菩薩。

上階，也可說是「大乘不共法」。

很多人常將「大乘」與「大乘不共法」，混為一等。其實，就共法的大乘而言，猶包括人乘．天乘．聲聞乘與辟支佛乘。

所以「大乘」，未必比聲聞乘．辟支佛乘，更高明。

不滯於中下，不棄於中下；圓攝向佛乘，不謗於正法。

「不滯於中下」：雖然眾生學佛的初發心，不妨從中下入手。但不可於中下即得少為足，劃地自限，而不求再向上提升。

「不棄於中下」：同理，雖目標是最上的佛乘，而不可嫌棄．菲薄中下者。

事實上，在中國佛教中，常自標榜為大乘，而嫌棄．菲薄聲聞乘與辟支佛乘。

更可笑的是，還常將「大乘」與「大乘不共法」，混為一等。

於是乎，常開口．倡言的大乘，常止於人乘與天乘而已！

不相信嗎？以信願．慈悲．修福為主的大乘，何非人天乘而已？

至於何者才是「大乘不共法」？就沒人理會了！

「圓攝向佛乘」：既五乘皆以成佛為最後的目標，故佛乘實攝得一切乘。如所謂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」也。

「圓攝」是具足一切。然除圓攝外，還有「圓融」也。諸法相輔相成，如水乳合。

如常謂的「福慧雙修」，如分別去修；則雖圓攝，而未圓融也。必福慧相資．福慧相得益彰，才圓融也。

「不謗於正法」：如滯於中下，或棄於中下，以偏蓋全，執此失彼。便難免於「毀謗正法」了。

或問：當一切法都學嗎？

答云：從一門深入而觸類旁通，因一門通而百門通也。

